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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青年

“到盘龙山去！”
国庆前夕，细雨绵绵。我和于报生兄

相约，驱车朝那座充满魅力的村庄奔去。
白皮松是盘龙山村的象征，到了松树下，村
庄已近在眼前。

四处瞭望，弯弯曲曲的山路犹如盘旋
于太行山间的长龙，山上的野花随处开
放。花椒树、核桃树叶子泛了黃，山风吹
来，窸窸窣窣地飘落，给滋润它们的土地盖
上了一层厚厚的绒毡。大大小小的柿树果
实累累，像挂着一树红灯笼。整个盘龙山
像一本厚厚的画卷。

“看，那就是俺村的支书王生有，他天天
忙得跟陀螺一样。”顺着村里一位大爷的手
指，我们看见一个中年人走出了村委会大
院，很吃力地下了台阶，微笑着朝我们走来。

盘龙山村自古山高坡陡，交通不便，以
前的山货要想卖出去，全靠人背驴驮。王
生有的大哥王自有，在本村当了五十多年
的村干部，几十年如一日，为硬化盘龙山村
至东垴自然村的道路突发心梗倒在了工程
建设的工地上，带着遗憾永远地走了。

盘龙山村的干部群众一致要求王自有
的三弟——王生有回村来挑起这副担子。

王生有，年轻时参军入伍，复员后落户
到山下姚村镇井湾村。他多年来经营货运
业务，生意做得风生水起。2004年跑运输
遭遇一场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右臂，右
腿也严重残疾。

王生有一开始也很矛盾，但面对镇党
委的恳请和乡亲们期盼的眼神，想想大哥
未完成的事业和不能瞑目的遗愿，思虑再
三，最终还是说服了自己、说服了家人。

“咱是一名党员，盘龙山是咱的根，做人
不能光顾自己的小家。大哥没干成的事咱得
干成！”王生有接过了大哥的重担，决心把乡村
建设进行到底，以此告慰大哥的在天之灵。

见面后，谈起过去的岁月，我们好奇地问
他，当初一人来到山上，家里人都支持你吗？
他说：“我每天早出晚归，家里老婆多次问我出
去干什么，我说出去要账。后来认为不能一
直瞒她，就告诉她在盘龙山路上施工，她听后
就生气了，有一个多月不和我搭腔。”

盘龙山村有两个自然村，四个村民小
组，不足百户，不到二百口人，是省定贫困
村。要想富，先修路。对山里人来说，路就
是摆脱贫困的金钥匙。在确定道路硬化前
期，繁杂的事很多，尤其是修路、拆迁房屋
等费用没着落，要紧的是村里没有一分钱，
开工谈何容易！村“两委”把各项费用算在
一起，硬化公路、拆迁补偿、古庙修建、白皮
松围圈复土保护共计80万元！

“这钱我来出，我曾答应过大哥，就一
定要帮他完成这个心愿！”王生有的二哥王
金有一锤定音。

王生有终于吃了一颗定心丸。
盘龙山至阳耳庄的道路是该村通往外

界的主要道路，虽然路通了，但路陡弯多、
悬崖峭壁，路外悬崖深，路里落石多，总长
5公里就有3公里危险地段。好多人不敢

开车上山。经村“两委”研究决定，准备拓
宽，并加设安全防护墩。施工难度大，生活
十分艰苦，石头支锅就地做饭，主要以吃方
便面、挂面为主。

“2016年年底，全村完成贫困村脱贫
摘帽，主要经济来源是花椒、柿子、中药材
等，粮食作物有谷子、大豆、玉米等，还有独
特纯净的山泉水。”

后来，王生有的爱人申变英，那个当初
最反对王生有的人，也忍不住好奇回村看
了个究竟，当看到山村的巨大变化时开心
地笑了，打趣王生有说：“盘龙山没有白养
你这个儿子。”

他笑了笑，又接着说：“这路修好了，改
变了群众出行难的问题，提高了群众行路
的安全感，外来旅客逐渐增多。但工程结
束后，工人工资和各种材料费用仍没有落
实，我想来想去，再困难也不能给村里和老
百姓增加负担，就自己想办法把在城里的
一套房子抵押贷了17万元，7年期限，每月
2600元，支付了工人工资和材料款，机械
费用也自垫了，总工程费用40万元左右，
自己都想法解决了。”

自从王生有回山上当村支书后，带领
全村人民修路、拆除废弃猪圈、建设了观光
水系，停车场，观光平台，蓄水池，登山台
阶，观光步道，安装了路灯。申报了传统古
村落保护。建立了农业合作社，农民的山
楂、花椒、小米及农副产品不出村就能卖个
好价钱，农民富了，日子红红火火。

白皮松在盘龙山村高耸入云，不过现

在有了比白皮松树更高的存在，那就是飘
扬在“红色粮仓”展馆上鲜艳的国旗。

抗日战争时期，盘龙山作为战时战略
物资秘密收藏点，村民深明大义、不计报酬、
自觉支持抗战，腾出房舍以供藏粮之需，虽
藏粮过万，村民却忍饥挨饿，从不动一粒粮、
一寸棉，用智慧和生命守护着“粮山”，还协
助照顾伤员，为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人们
亲切地称这里为“红色粮仓”。“红色粮仓”是
盘龙山拥有的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

“在帮扶单位林州市纪委监委和任村
镇党委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我们筹资建设
了这个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红色粮仓’
展览区，以实物、图片和历史资料复原了当
时存粮的场景，真实再现了那段军民互助、
齐心抗战的历史。”王生有侃侃而谈，眼中
流露出睿智的光芒。

一段历史，一串血与火的传奇故事，镇
里、市里、省内、省外前来参观考察、接受党
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党员、干部、师
生、游客络绎不绝。盘龙山村成了闻名遐
迩的红色教育基地。

在挂满奖牌的会议室，王生有展望着
未来的山村梦想。从他那明亮的眼神里，
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坚定信念的光在里面
流动。

雨润山乡，细雨中的盘龙山，抖擞精
神，颜面清朗；挺拔的白皮松树，枝条摇曳，
松针欢笑；寒露时节，“粮仓“上的红旗，经
霜耐寒，愈加鲜艳，山下的红旗渠，蜿蜒曲
折，流向远方……

□王章庆

我特别爱吃沙土炒的带皮花生，而且是原味的大个花
生，它不仅焦脆且香，还有着独特的味道。

记得儿时，父亲常做的三种花生：水煮花生米、油炸花
生米、沙土炒的带皮焦花生，每一种都味道极美，而我对父
亲做的沙土炒的原味带皮焦花生情有独钟。

读小学时，一个腿脚不好的邻居大爷卖这种焦花生。老
人左臂挎着一个长篮子，篮子里堆满了沙土炒的带皮焦花
生，还放有一杆带铁盘儿的称，右手拿着一个小凳子，一边蹒
跚地走在大街小巷中，一边发出他那极具特色的吆喝声：“谁
要焦落（la）深—— 又焦又香的焦落深——”（“花生”又称

“落花生”，简称“落生”，后因老家方言所致，平常又称其为
“落深”，“落”发音“luo或la”，意为此物易落在深土之中。）当
有人购买的时候，老人就把长篮子和小凳子放在地上，然后
坐下来和买主进行交易。老人交易的方式有两种：如果购买
的金额很小（如几分钱）就用手抓给买主，如果购买的金额稍
大些（如几角钱）则用盘子称称花生。交易过程中的对话也十
分有趣，买者常会笑着说：“给俺多抓点啊！”或者会说：“给俺
称得高一点啊！”邻居大爷常回答的一句话就是：“看恁说咧，
不会少给恁。”每次放学回家途中，只要和老人相遇，大爷总
会停下蹒跚的脚步喊我过去，然后伸出一只骨瘦嶙峋的大
手，在篮子里缓缓抓出一把焦花生，让我将上衣口袋撑开，然
后把焦花生慢慢地塞进去，如果一个小口袋盛不下，就把剩
下的花生塞进上衣的另一个口袋里。由于我经不住又香又脆
的焦花生的诱惑，只好欣然接受，并舍不得一次性吃完。回家
后将老人给我焦花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让我以后不能
再接受老人的焦花生了，因为老人的生活也极其不易。

后来家里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所种的农作物也很丰
富，其中就有花生。父亲知道我们喜欢吃焦花生，于是常做
给我们吃，父亲用沙土炒花生可称得上是高手，火候掌握得
很准。一年四季都可以做，唯冬季做的次数最多，一是此季
节能够吃到新花生，二是此为农闲之季。父亲做沙土炒花生
的场景堪称唯美，备好个大粒饱的带皮花生，一个个花生犹
如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等待着绽放自我时刻的到来。父亲
在大铁锅里放上适量的细沙土，母亲点着灶中的干柴，然后
轻轻地、娴熟地拉着风箱，风箱在一推一拉间演奏出农家熟
悉的小调。灶中的火苗在小调的伴奏下挥动着红色水袖，尽
情地飘逸着轻盈的舞步。父亲将备好的带皮花生放入锅里，
一个个小精灵有细沙相伴，均匀地掺和在一起不离不弃。沙
温逐渐升高，父亲用一把铁铲将掺和在一起的沙土和花生匀
速地上下翻动，让每一个花生都能均匀受热直至成功出锅。
锅与铲的撞击犹如打击乐奏出的铿锵有力的乐曲，所有的曲
调和舞姿成就了细沙相伴的小精灵的无限辉煌。所有的一
切似乎在为之呐喊，为之喝彩，又在为之震撼！

母亲专注地看着灶中火，父亲细心地翻动着锅中的沙
与花生。透过微弱的灯光，我看到父母的眼神里似乎充满
了期待：期待花生炒至成功，期待孩子们吃焦花生时脸上绽
放的笑容，期待日子一定会沉浸在幸福中。透过灯光，我又
看到了父母脸颊上的笑容。

记忆中温馨的画面很多，印象最深的就是春节时，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桌上放着一个“老鸹窝”（老家方言：用高粱
上端最长的节儿编成的筐子）父亲炒的沙土焦花生，看着春
晚，吃着，说着，笑着……

我参加工作后，父母也已步入了暮年，每次回家看望父母，
总少不了给二老买一袋沙土炒花生，虽然父亲换了一口假牙，
但依然喜欢坐在低桌前慢慢地剥着花生皮，去掉红衣，露出白
胖的花生仁儿，缓缓地放入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品味着熟
悉的味道，享受着儿女带来的幸福。此刻，看着耄耋之年父母慈
祥的面容，看着父母满头的白发，听着父母一句句叮嘱的话语，
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如今，虽然吃不到父亲做的沙土炒花生，但
那个味道永远留在儿女们的心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
每次祭奠的时候，总少不了带去父亲喜欢吃的沙土炒花生，这
是一家人熟悉的味道，也是一家人幸福美好的回忆。

现在花生的种类极多，咸花生、甜花生、五香花生、麻辣
花生等，其味道各异且美，而我此生最爱的依然是沙土炒的
原味带皮花生，其中包含着慈祥的父爱，也有着我对父亲深
深地思念。

□杨军霞

寒冬腊月，叶薇伤感地走进来。这座繁华地段的中式
庭院，不但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最惬意的是复式层带阁楼和
空中小院。想当初她和梅表姐两家一看便喜欢上了，各自
倾其所有买下择邻而居，但这里将不属于自己，一周前售房
合同刚刚签过……

两年前，她靠着苦心经营多年的小餐厅积累的财富，投
资了一家火锅店，经过近一年的奔波筹备，当大红灯笼高挂
在“听雨薇”门头，叶薇总算松了口气。正当她满怀希望的
时候，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一切，曾经车水马龙的门前失
去了以往的热闹，优美的旋律掩不住辉煌灯下的寂落。封
城令下，一夜之间，关门闭户，大街小巷，冷冷清清。漫长的
等待后，根据政策各行各业陆续复工，火锅店面对的是“聚
餐色变”的萧条和酷热的淡季，很多老牌餐饮业都入不敷
出，何况疫情笼罩下刚刚起步的“听雨薇”呢！老店的净收
入全部用来弥补新店的亏损，员工们的工资是决不能拖欠
的，大笔的租金也该交了，店里安检设备还要安装待检，从
疫情中一路走来的“听雨薇”步履维艰，各种费用的庞大开
支，她已经资金短缺，目前唯一能救急的就是变卖房产……

叶薇收回往事飘远的思绪……这次来是为了取走那盆
蜡梅花，是梅表姐临走时送过来拜托她代养的。叶薇走进
阁楼，一阵淡淡的甜香扑鼻而来，她惊喜地发现，宽大的飘
窗台上，那盆婆娑的蜡梅花，在明亮的玻璃映衬下，宛如风
姿绰约的花仙子。几枝傲挺的枝条上金黄点点，俏丽的花
朵疏疏落落，分外娇柔。在隆冬，在弥漫的疫情中，在她疏
于照料的日子里，悄然绽放了！

叶薇给梅表姐微信上留言：“蜡梅花开”。
她的泪水夺眶而出，不是因为自己落魄的处境，而是骤

然间来自心灵深处久违的震撼，一种被花开触动的感动：难
道它仅仅是冬日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仅仅是为冬日的萧
瑟抹亮了一片温情？她想起梅表姐托付在外不满三岁的儿
子，她想起梅表姐寄宿在校即将中考的女儿，叶薇的眼前又
浮现出梅表姐夫妇支援疫情前线奋不顾身医治救人的身
影，想起更多的最美逆行者……

蜡梅花开！坚毅、美丽、高洁的花语！
是的，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

来，疫情下，寒风里，百花中的蜡梅已经率先含笑开放，凌霜
傲雪，接下来的日子，终将会迎来一个明媚的春天！

□安景萱

二十世纪 50年代中期，安阳的冬
天特别冷，市里大部分坑塘都已经结了
一层厚厚的冰，孩童们在冰面上尽情地
玩耍。

1955年的秋季我考入了安阳第一
高中，我们学校马路旁边有一个游泳
池。所谓游泳池，实际上就是在平地上
挖成的一个长 25 米宽 50 米的土坑。
这年的冬天游泳池的水结成厚厚的冰，
成为一个天然的溜冰场。课外活动时
间和星期天成为我们经常光顾的场所。

学校为了支持同学们开展冰上体
育活动，每个班配发了一双简易的滑冰
鞋，热爱体育活动的同学就聚集在游泳
池旁，排队等候穿上滑冰鞋体验冰上活
动的乐趣。

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叫胡宝全，他
的家在东北开原，因家中有人在安阳驻
军服役，他也随之来到安阳求学，因此
我们有幸成为同班学友。既然是东北
的，一般来说冰上活动就可能是强项，
所以他有一双正规的滑冰鞋。而且滑

冰技术不用说也高我们一筹，自然就成
为我们的滑冰教练。我们班有学校配
发的简易滑冰鞋，再加上胡同学的滑冰
鞋，比其他班级学习滑冰的条件要优越
得多，等待滑冰鞋的时间也短，更主要
是我们有一位义务教练，随时可以热心
指导，同学们学习滑冰的兴致很高。

我是个热爱运动的人，这年的冬
天，蠢蠢欲动的我便加入了这支学习滑
冰的队伍。为了防摔，穿上了厚厚的棉
衣，戴上棉帽子和手套，把自己裹得严
严实实。换上胡宝全的滑冰鞋，在他的
指导下，由两位同学一边一个搀扶我，
摇摇摆摆站在冰面上，心中默记他教导
的要领：身体微屈前倾，重心下降移至
左脚，右脚用刀尖向右后方蹬，然后左
右交替。理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
了。离开两边搀扶的人就会心慌意乱，
站都站不稳，一个趔趄摔个四仰八叉。
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倒，就这样
跌跌撞撞，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累得满
头大汗，浑身也湿透了。坚持学习了一
段时间后，不用人搀扶了，又慢慢能向
前滑进一两步了，心里那叫美啊！宝全

同学还直夸我学得快。我知道他这是
在鼓励我。

很快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冰雪
开始融化，我们学滑冰的最好时期转眼
就过去了，毕竟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开展
冰上运动的适宜地区。我费了不少精
力和时间，最终也没有学成滑冰。但通
过学习滑冰，我与胡宝全同学有机会亲
密地接触，加深了我俩之间的友谊，在
学业上我俩相互帮助，也取得了不小的
进步。

高中毕业后，我们失去了联系，随
着他家大人所在部队的换防，胡宝全同
学很可能回他们东北老家了。65年前
校园里学滑冰的一段美好记忆，深深地
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十分想念我的同
学胡宝全，非常珍惜青年学生时代的那
种淳朴友情。前几年我曾向《老年日
报》“夕阳有约”栏目投稿，试图找到我
的同学胡宝全，重拾我们之间这份纯真
的友谊，但始终没有音信。如今我们都
是耄耋之年了，越老越想念逝去的美好
岁月。望老友身体康健，生活幸福，愿
我们之间的友情永存。

一幅素描的中国画

在腊月徐徐展开

雪花伴着腊梅的芬芳

让水瘦山寒的季节

开了一道厚重丰盈的门

腊月，喜悦漫过小院

晴好的日子里

母亲将家底搬出来

阳光铺满经年的岁月

晾晒一段红红绿绿的时光

即使在寒冷的夜里

母亲也能在飞针走线中

缝制年的味道

更能缝制春天的神韵

进入腊月

就进入了期许的日子

孩子在嬉戏中数着日历

游子在汽笛声中

将思念拿起又放下

进入腊月风雪也显得多情

心心念念的腊月

只到春联红遍除夕

鞭炮迎来钟声的那一刻

才达到圆满

蜡梅花开

沙土炒花生的味道

白皮松下访盘龙

一树一树的叶子随寒风凋落

犹如一波一波绿色的潮水退去

露出一座一座孤零零的小岛

在海洋一样的天空里星罗棋布

连绵成一个个空中的家园

在呼啸而来的风中

这些摇晃的家就像永不沉没的小船

以高耸的树枝为帆

向着寒流挺进

鸟类在密枝繁柯间安营扎寨

在流浪奔徙中繁衍

在风餐露宿中坚守

用如锋刃的翅膀切割冰层一样的云

用优美的弧线勾勒出飞翔的壮美

这些鸟类的豪宅

俨然是神奇的城堡

以大树的根基为根基

以大树的高度为高度

曾经罩着绿色的华盖

而今被刀枪剑戟一样的枝杈层层护卫

在冰寒料峭中突显出坚韧和刚强

这些诗意的栖息得如黑黝黝的襁褓

成为生命成长的摇篮

成为飞翔的起点

成为盛满光阴的杯盏

让一棵棵树痛饮风霜雪雨

在时间的高度画着一圈圈年轮

这些突兀的黑点

成为一棵棵树繁华尽谢后的核

成为冬天捧出的有温度的果实

让苍凉的风景变得充实而温馨

当这黑点点缀在城市的边缘

就像一颗美人痣让冬天生动起来

当这黑点被晚霞点燃

就像一堆篝火让冬天温暖起来

当这黑点成为一个个航标

我便可找到回家的方向

当这黑点成为家乡的胎记

我便可在一声声鸟鸣里

听到带着方言的浓浓的乡愁

若把这些黑点连接成线

就构成了一片绵延起伏的山河

珠沼生辉，柏门纳秀，湖湾最是风流。正

狎鸥三五，拍水嬉游。忽忆铮铮铁骑，挥长

剑、怒向讐仇。边尘暗、鸣铙挂甲，送我征辀。

悠悠，千年过了，红日荡波心，夙愿都

酬。奈昔贤人远，旧景难留。惟有珍珠泉水，

犹汩汨、尽日歌讴。凝望处、宏图又起，筑梦

芳洲。

词二首 □朱现魁

凤凰台上忆吹箫
游水冶珍珠泉

金缕曲
赠杨景龙教授

安惠楼头月。几春秋、萧斋夜读，流光澄澈。

插架邺侯三万轴，页页词心清绝。筠管冷、霜毫犹

热。绣幌佳人知多少？四卷书、触手从头阅。问

底蕴，尔能说。

新诗旧咏皆盈箧。问伊谁？长笺短幅，缠绵

激越。常恨世人新意少，满目芳菲都歇。千曲琵

琶呼欲出，喜今朝、豪韵飞仙阙。吟啸处，补天裂。

冬
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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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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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在校园里学滑冰

枣园沐雪 □焦国建 摄


